
井络西来第一峰

刘　　志 全

盘龙山

盘龙山位于阿坝州东南端门户的汶川县三江乡境

内，是川西平原边缘的第一高峰，所谓第一高峰并不在

于海拔很高，盘龙山的顶峰（宝顶山）也只有

米，但以其特有地理位置和四周宽阔的视野显示出它的

雄壮、神奇。盘龙山的传说很多，亦有文字记载，李膺

《益州记》有：“山土黄色，盘回如龙形，故曰盘龙；

山有古寺，即以山名。上有文殊池、三角井、九仙岩、

凌冰桥诸胜”。“三角井深不逾尺而常满，传为庞真人浴

丹处”。可见盘龙山（寺）之名由来已久。民国《汶川

县县志》载有：“盘龙山在盘龙，俯览群峰几如小丘

垤，北望雪龙包仿如银台，四周风景清幽而雄奇，游人

至此常有出尘之感，方知灌县青城，无多壤焉”。

盘龙山一带因海拔高低不等和阴阳山的区别，各

类植被的自然分布群落有非常明显的群落带，海拔

米以上的阳山普遍生长灌丛之类的油楂、盘香和杜鹃科

的铁牛皮等，阴山则是大面积的杜鹃林（当地人叫羊角

林），从北向南望此山，几乎看成是杜鹃山婷婷玉立在

群山怀抱之中。这里，仅杜鹃科就有二十余种，花期根

据海拔和各类的不同，从农历的三月底到六月中期相继

开放，盛花期时，满山五彩缤纷，碧绿润洁的叶子衬托



游盘龙

着艳丽多姿的团团花朵令人心醉。盘龙山盛产药材，如

贝母是川贝的早熟地带，一般是在端午节前就成熟，这

里除了产大宗药材的红、白独活和大黄、赤勺等，还产

一种滋补佳品的“佛掌参”，佛掌参的根茎白嫩，形若

孩童手掌而生熟可食。据考：“三国时李意成道于盘龙

山，且采药炼丹”，不就是除了捕捉珍禽异兽外，常采

用盘龙山的药材通过淘洗后炼制丹药吗，至今浴丹池这

一古迹尤在。

霄，云山自古多

盘龙山不单是山奇石怪，珍稀动植物的多少也暂

不论，只说登盘龙山观日出、云海、佛光等天象奇观就

与其它景区、名山有所不同，因地理位置正处于面向东

南方向是川西平原，日出、云海、晚霞等奇观都出自平

原上空，试问天下有几处？早在清代时期就有较多名士

慕名而来朝山观景，如清代名士王昌南在一诗中有这么

一句“夭娇盘龙百里遥，苍茫峻岭出屈

奇迹，伏日崖冰尚未消”，前清秀才王昌麟在

歌答桃源洞天主人》一诗中曾有：“天边万道霞缤纷，

山外平铺云浡潏，初吐赤如眉，继是朱涂额，我见碧牙

黄，瞬成血染壁”，这就是在盘龙山观日出之前的奇景

变幻。笔者深有体会。王昌麟在盘龙山的寺庙前台俯览

川西平原时有这么一句：“芙蓉城郭在眼底，江流一线

緾巴蜀”，如今岂非如此，经百年后的川西平原，特别

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川西平原，高层建筑林立，宽阔的汽

车道纵横，现代工程的都江古堰治理等等，若驻足盘龙

山便一目了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傍晚观夜景，但见整



四上盘龙山纪实

个川西坝的街灯、车灯、路灯都令人眼花缭乱，若不是

实实在在地站在盘龙山上，还以为天上人间瑶池，可谓

此山确实是“井络西来第一峰”。

一上盘龙。那是在 年入秋时节，因当时全县

各地各部门都在编修地方志、部门志，我和农经站会计

李文才受三江乡党委、乡人民政府之托，接受并承担了

三江乡志的编纂任务，为了广征博采有关资料，首先是

抢救口碑材料，好在我们俩都是本地农家出生，在收集

资料的过程中不难收集到有关盘龙山、盘龙寺的口碑资

料，为进一步考证这些来自民间的传闻，我们去登了盘

龙山。因我从未想到今生还会上盘龙山一趟，一早起来

将头天准备完好的登山必备的一切背上就往麻柳湾张志

安老人那里走，我与李文才早约定在那里会合，由张志

安（人称张三爸）带路穿过十余里的乌泡林和杂草灌

丛，我们因选择的天气很好，但晴天的早晨走这样的荒

路那露水实在是太重，待穿过这些灌丛进入林中小道

时，我们三人都已半截湿透，张三爸给我们打气说：别

担心，反正今天有的是太阳，边走边晒就干了。我们三

人休息片刻，张三爸和李文才就开始裹叶子烟抽，那时

我还不太习惯抽烟，但我身上也带着几包黔龙牌香烟，

我给他们发烟，张三爸不要，他说抽叶子烟的好处多，

可以驱散墨蚊子，烟杆内的烟油又可擦毒虫咬伤的患

处。我们三人行至鸡心包后，路道就好走多了，张三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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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姚可南砍伐

说现已走在朝山古道了。盘龙山原朝山古道是顺山脊梁

往上，古道因年久无人走，有一段古道已成箭竹林了，

古道两旁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羊角树非常好看，有的甚至

连树蔸根部露出地面四五尺高，这给野兽在大雪或下大

雨或冬眠时做了大好事。我们三人一边走，张三爸就沿

途给我们讲盘龙寺的诸多民间传闻，突然间李文才打断

他正讲得很上劲的“龙门阵”发问：“张三爸，这古道

上沿途都有石砌垣和土槽，是做啥用的”？他说这是民

国二十四年“闹老红军”时，川军在这一带修筑工事，

如果你们不相信，明天我带你们到宝顶山就晓得了。这

时我就开始留意诸如此类的工事（战壕）在上盘龙的古

道上随处可见。我们从下足庵看到过去朝山拜佛的分

道，那一条是分往水磨乡的，上足庵又有一条是分往古

溪沟的。据老人讲，足庵是专供朝山拜佛的善男信女息

脚或小住，下足庵于民国二十年（

黑石江野杉时作工棚而废庵，后迁建在上段，称为新足

庵。新足庵修建成后不足二十年皆因盘龙寺被焚，和尚

被缢死，新足庵就失去当年的兴旺和用途，无人培修已

成废墟。我们三人走过新足庵遗址后不多远就看见古道

傍自然立着一个孤石如柱，高约二米，形如坐虎，张三

爸给我们说这是猫猫石，我反问他哪有这么大的猫儿

呢？他解释道：常跑深山的人忌讳说虎，把虎喊成猫

猫。这时我们所走的古道有很长一段全是松软如棉的草

甸路，感觉非常轻快。穿过林间便到火烧坡，这里已进

入高山稀疏植被带了，火烧坡是一片上百亩的草坡地，



无法拼凑，但有一件东西可以确定，清光绪

已是秋季，但这里还有多种草花盛开，这里是贝母早熟

地带，依稀可寻早已干枯的贝母苗。上火烧坡中段翻一

小岗，一眼就看见一副威严的岩头，我便喊到，这不就

是张飞岩哇！他们俩个同时说：“你算猜对了”。张飞岩

上有一奇石，从远处看，它才真像一只老虎，站在高高

的山梁上俯视南山溪沟，坐守盘龙寺前，真谓：“明月

长啸镇百兽，幽谷深山入九寒”。绕过张飞岩不远就开

始步履盘龙山前有名的“鸡冠路”，鸡冠路名不虚传，

朝山古道竟选在曲曲脊梁上，阳面是草坡，阴山面是茂

密的铁松，铁松下伴生着羊角树，林中除了年复一年落

下的厚厚树叶层外，很难看见有草丛，野生动物在这片

森林中活动的迹印和粪便很是显眼。我们必须要穿过这

百步林带才能到达盘龙寺，盘龙寺山门有一条直通的石

阶道，宽约八尺余，两边的羊角树枝已将整个石阶道覆

盖，我推算一下，这些树可能有四十年了，因寺毁人亡

后谁还在此砍烧火柴呢。为了实地考察古寺遗址，我一

口气到了寺庙荒坵，到处搜寻可查考的迹印，可惜什么

都没有，只能见到一堆被后人收拾堆放在当年神台前的

诸神首节、

年成立公共食堂时三江中心地带的两座寺

年间在江西景德镇烧制的盘龙祖师神像确是真，在土堆

里翻出了零碎的磁料像部份，从厚度和部件分析，这神

像也比较大。其余的神像哪怕是泥塑的，但都经过窑子

中烧制而成，我自小在三江见到过四圣庙、喇嘛寺的泥

塑神像。

庙相继毁掉，庙林被砍伐，把木雕菩萨背到食堂灶前做



挖。你们看到的那个土坑是水磨乡那边

死和尚，火烧寺庙。几十年过去了，前几年又有

柴烧。泥塑菩萨倒成一堆，且都是主体内为草筋泥料，

外表全上细泥贴金，雨水一浸就垮为烂泥一堆。盘龙山

的寺庙内要塑神像绝非如此塑法，据我猜想，可能有两

种原因吧，其一：由于高山寒冷凌冻大，加上高寒地区

的横山雾最易飘进寺内，高山的横山雾属于细雨之类，

若是泥塑最容易被飘来的细雨或雪之类淋湿而冻裂。其

二：盘龙山虽有黄土，但多属壤土，没有粘土哪能塑

造。可能前人就以这方面的因素之故，即采用煅烧后运

至此山寺内。我们在寺院遗址上发现到处都有被锄头挖

过的迹象，原正殿中央还有一个方圆二尺的坑，估计整

个寺院的占地面积约两余亩，一眼看去乱七八糟，就连

柱足石礅子也被搬倒了。我和李文才细问张三爸是怎么

回事，张三爸把他所见所闻一一细说：“自民国三十四

年盘龙寺后山（宝顶）坠落载钞机后，盘龙寺也就遭到

人为的劫难，乡人为索取票子，将盘龙寺内挖地三尺，

最终缢

人上盘龙寺想发洋财，据说旧纸币（国民时期的）可以

交换人民币，满认为盘龙寺庙基内还可能挖到，来了一

批又一批到处乱

的人听说盘龙寺中有一棺地，如原先不修盘龙寺的话早

就有人在这里点穴入葬了，后人会发达还要当大官，你

们今天看到的土坑就是水磨乡引外地人在这里埋的骨

灰，埋后不久就被雷击，骨灰四散，如今只留下一个土

坑”。老人的话说得很认真，我俩似信非信（就本人而言

可以说是无神论者，从另一角度来讲，我的信仰是“为



人向善自安然” 我们根据老人的介绍后再次细心观察

土坑，确实不象人挖或野兽拱过的坑，好似爆炸后的

坑，不管怎样，对我们是毫无意义，我俩此次上山主要

是考证有无碑碣之类的文字记载有关盘龙寺的历史，。张

三爸说大约在火烧盘龙寺不久，他和张志坤一起上山，

看见废墟内有一个铸铁鼓完好， 上面铸有字，什么字，

他俩都不认识，他俩把铁鼓抬到寺院后山的石窑里藏起

来。我们三人就在石窑内到处翻石，没有找到，时间已

过四十年了，具体放在哪个位置他也无法判定出准确地

点。我们

，不要紧，

上山时刚进入秋季，按说农家的玉米还正出

穗，但盘龙山的泥土和草甸用手一把抓起来就感觉冰凉

浸骨，不多时候，我的同事就在急促的体力运动中昏倒

了，因他曾上过大山，知道自己是高山反映

倒地休息一会就好的，也正是如此。我们找了很多地点

都一无所获，时已傍晚，盘龙山观晚霞太奇妙了，真想

多看一刻钟，但不行，还得到寺下端的林里岩窝生火煮

饭、过夜，在那里亦可以看到川西平原夜景。

点我们登上高峰（

我们过夜的岩窝几年前有人常住过，是专在盘龙

山捕猎的，岩窝四周的铁杉和羊角树被砍作柴烧约毁坏

两亩面积的原始森林。第二天一早吃罢饭就开始攀登宝

顶山，中午 米），我随即将脚

架摆好，准备合影时，不知从哪里来的迷雾一刹时就将

宝顶山头笼罩，这张留影好似腾云驾雾的留影。老人给

我们介绍这顶峰的石垒有三处，都是川军为阻击（截）

红军时筑的指挥台工事，为防红军从牛头山顺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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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汶川县筹办熊猫艺术节二

庙，面朝耿达，今石墙尤在，占地面积约

沿山脊都筑有战壕。在宝顶山北面不远处是最早修的寺

平方米，

我儿时就听乡中老者说过有关古寺的传闻，据说最早

（年代无可考）修的庙宇在宝顶山北端脊梁上，坐南向

北，可闻听耿达农家的鸡鸣声，该寺修建落成后，故因

压断盘龙山主龙脉，不久就被雷电击坏引起大火焚毁此

庙宇，之后，迁建至宝顶前山的混元顶下平地内（今盘

龙寺遗址）。我们从古寺庙遗址处顺缓坡而下不远处，

便到达运钞飞机坠落的地点，虽已四十多年过去了，还

不难看出当年留下的痕迹，这缓岗上冲了一条槽，岗的

东北面是大面积的羊角林，飞机在这里坠落时已断为两

半截，前半截冲进羊角林半山腰，引起大面积的山火，

羊角林烧干、烧焦的残痕至今还看得清楚。我们在这里

找到一个锣丝钉和被烧焦的小零件（塑料类）。为了查

得铁鼓的下落，我们再次返回岩窝睡觉，第三天又到寺

院后的乱石沟里胡乱翻，因没有目标了，只有推测几十

年来是否有人来这里将铁鼓搬了家？当时我决意多住几

天也没啥，我可能这一生只有这回到盘龙寺，由于自己

几个月前就在病中，这次上山若不是考证有关三江境内

寺庙渊源和民间传闻的话，就是抬我去我也不想去，所

以我坚持再找。第四天找了一上午，没办法只好收拾行

装从原路下山。

上盘龙山。

前正忙于有关宣传汶川的诸多资料的搜集和拍摄汶川境

内的风景名胜。汶川县委宣传部部长高跃进和州艺术馆



后山，我带着山庄员工上山了。我们上山共

馆长杨文建汇同摄影师一行来到新兴开发的自然风景区

百鸟山庄，因当时我在景区同县旅游局周云川负责

开发区的日常事务。在拍风光画片之余，我谈及到有关

盘龙山的景观，且与上述人员约定下月到盘龙山走一

趟。在约定的时间没有再次取得联系。根据我的观察，

月

要上盘龙山就这几天的气候好，也是拍外景的最佳季节

日从百鸟山庄出发经草坪村（杜鹃花盛开）。于

人，胥国

俊负责探路，费术明负责安全，我拍外景，雷国慧拍一

些景点画面的镜头，并带 上藏、羌服饰。这次上山不同

于第一次，目的是宣传汶川三江，不再去溯古寻幽。我

们四人都背着 上山必备的东西，也包括帐篷睡袋等，胥

国俊和费术明背得很重。为了安全，还带一只小口径步

枪。从草坪后山上盘龙山虽是捷径，但路道很陡，午后

两点左右我们就到了周老汉岩窝，这里离盘龙寺还有半

天路，不便再继续往前走了，只有这个地方才有水，当

天住在此。周老汉岩窝一带风景如画，时值杜鹃花开，

奇山、怪石、奇树，配以苍劲古朴的青松艳丽多姿的各

色杜鹃花，把这一带妆点竟如诗如画，大自然给人类留

下这样美丽的遗产，实在太美了。我当时给同行者们

说，如果在这里拍神话故事片或西游记那该多好。午夜

时分开始下雨，到天亮时雨下得更大，我们无法起程，

结果全天下雨，只好再住一晚，第三天早晨起来，但见

天空晴朗，没有一点云雾，赶紧生火煮饭（其实整个晚

上都生着火），一边收拾行装，吃罢饭又烤几个饭团做



上又没有云雾，雨后又是

打尖即起程。前面开路，后面拍照，沿途景色绝美，这

带山脊古道是过去草坪、漆山一带朝山拜佛的合路，因

多年无人走了，现是野兽通行的大道，道上只见脚印不

见有草。中午前我们就到达盘龙寺遗址，此段路途经过

狗座石、棋盘石、莲花石等非常奇特的景致也拍了两筒

胶卷。我们扎帐篷于寺院草坪内，吃过打尖，胥国俊去

砍烧火柴，其余人就下前山的张飞岩、鸡冠路拍照约一

小时后突下一场雨，奇怪，天

当头日照。待回住地时，胥国俊说刚才下了一场雪弹

子，他赶紧回帐篷。高山的气候真奇怪，相隔数百步之

地，上面下雪弹子，下面下雨。傍晚时分，盘龙山前观

夜景，这与十年前观夜景不一样了，万家灯火，何止万

家灯火，繁华的都市，小镇和居民以及街灯、车灯、装

饰灯等等将整个川西坝妆扮成晶莹的世界，接踵而过的

车灯像流星般地穿梭其间。那是一个极晴的夜晚，我们

站在观望台久久不舍离去，转过身来看见宝顶山北面霞

光万道，给墨黑的南面一个极强的反差，奇景，真是奇

景。自那晚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人间仙境和人间烟火。

回到帐篷内感慨万千，打起电筒拿起笔，欣然作了两首

打油诗，第一首大意是当年二王（即王昌南、王昌麟）

朝山哪有这番景色，第二首大意是十年前和十年后两次

上盘龙山的对照有感。第四天也是大晴天，亦赶紧收拾

后顺山脊攀登宝顶山，正午到达宝顶，晴空万里，山川

锦秀，从川西坝到西岭雪山一线，雪山一直连接着四姑

娘山，全部收入眼帘，汶川的雪宝顶也非常醒目，彭县



方向的九峰山、白水河等历历在目，都江堰市的青城山

上清宫在这里看来简直太小了。我们由北坡下行到飞机

坠落的地方休息片刻，胥国俊也在这里寻到了飞机的零

件，同样是烧焦的塑胶圆形部件。为了了解西北方向的

原始森林，决定从凌冰桥到寒风岭林区，我们穿过干海

子大草坡就进入原始森林区，这里有一条小路，是一条

采药打猎的路，顺着这条路朝下走，越走越险，走到深

谷就没有路了，只好吊着树藤往下行。这一带的古松颇

大，有的须几个人牵手才能围一圈，到处都是野牛的粪

便。我们艰难地行至沟谷，大家感到疲劳了，也感到肚

肠已空，就拿出干粮喝着山泉水充饥，正在吃干粮时，

天突降暴雨，还伴着雷声，我们来不及找躲雨处就淋成

落汤鸡，连裤腰都湿透了。暴雨一个劲下了约四十分钟

即停。我们四人都未走过这个沟，且不知离沟口还有多

远，我看了一下时间，已是下午四点过一刻，离天黑还

有四个小时，个个拖着沉重的湿衣和淋湿的行装，顺着

溪流继续朝前走，有的地段是悬岩叠障，我们就转山

岗，在山岗上看见大熊猫刚排的粪便还冒热气，大约它

就在我们前面不远。如果是一小时前排的粪便，那已被

雨水冲刷过，哪还有什么热气。经过近两小时的艰难行

走，终于看见我年前从百鸟山庄进白石沟口采景看到的

那两棵高大笔直的冷杉松，大家一下就踏实了，可以赶

到百鸟山庄了。这天的行程超过一般人所不及的行程，

就雷国慧来说，也是当时山庄最精干的女孩，在学校读

书时就是体育运动健儿，何况是农家女，在攀岩时就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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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时耿达乡就属于区辖地的内通道，一直到

月 日

日从

破了手掌。我们出了深谷来到主流的红叶溪，这是原通

往耿达乡的主要干道。民国时期，三江口设立第三区公

年后

渐废而荒芜， 年耿达乡通车后更无人走此道了。我

们顺古道到了铜槽口的放马坪，回头遥望今天走过的盘

龙山，但见干海子草坡上全是一层白雪覆盖，农历五月

了，山上的杜鹃花已相继开放，怎么老天爷就如此心

狠，竟把刚开放的鲜花冻坏啊。

年

三上盘龙山。随着三江生态旅游开发的起步，汶

川县人民政府为加速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拓宽旅游资

源，提高汶川自然风景区的知名度，

月

由县长谷运龙和副县长陈华清、徐德玺、县人大副主任

连华旗以及县旅游局张文富、周云川，还有文体局局长

张力、文联陈晓华等同志来到百鸟山庄，随同来的有县

广播局付友刚和县政府办公室胡敏等，于

人，他们

百鸟山庄出发沿沟谷朝寒风岭方向上盘龙山，此次上山

队伍庞大，三江乡干部何静、杨洪根负责沿途安全，百

鸟山庄员工也去了 人中有两个女服务员徐

人。在白

辉、马兴兰，其余两个是费术明、胥国俊，加上背运行

装、口粮和录像机、箱的民工，一共上山

石沟口吃过干粮后，继续赶路，经黑包岗直上，穿过原

始森林到达干海子，这一趟已将大队人马拉开距离，年

轻力壮的走过草坡数里，后面的还未走出森林，当晚扎

营于宝顶山西面下端的凹地坡谷，因那里可以取水。天

下着小雪，地形又不平，只能搭起两个帐篷，还有四个



点过 分出发直

个

帐篷只好在人睡时披在睡袋上过夜。我们烧了两堆大

火，用两口大铝锅连菜带米加腊肉煮了两锅混炖饭，各

自拿出一个康师傅面（来一桶）塑料碗就去舀混炖饭。

这两锅饭没有讲究什么烹调技术却感到五味俱全，

人不分县官百姓围在一团倒也吃得快活。半夜过后天上

又开始下雨加雪，不多时胥国俊就起来加柴煮饭，我于

点钟起来查看大家是否入睡，发现搭在睡袋上的帐篷

已塘水，有一半的睡袋和衣服鞋子都打湿了。还是胖子

好，睡在湿地里不觉冷，那很有节奏的鼾声冲出粗气冒

着热汗正入梦乡，我猜是太疲劳了吧。第二天早上吃罢

饭，分为两路往前走，第一路上宝顶山，第二路从凌冰

桥到盘龙寺，我们是 上宝顶山，踏着

分到达宝顶：

”有几个人不约而同

盖有一层薄冰的草丛往上攀，于上午

山，“哇！蓝天白云，我们上天啰

点往下行，

地喊起来。这天又是大晴天，站在宝顶山俯视众山川，

徐副县长拿出手机就同成都的家人报喜道平安，接着就

是谷县长拨通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这山真妙，没有建

通讯设施也有很强的信号。陈副县长不放过一个镜头抓

紧拍摄，他走的路比我们多三分之一，待我们登上宝顶

山的人合影时他还在北面古寺拍照。大家在顶峰休息片

刻，于 点就到达混元顶山冈横路，午

分到达会合点后 盘龙寺遗址。第二路的人已

早到此地，大家一高兴就把随身带的一支步枪你一枪、

我一枪胡乱放。帐篷扎在寺庙坪中，傍晚开始下雪，午

夜下着鹅毛大雪，有三个帐篷被大雪压倒，睡在里面的



年

公分，行走也很困

人哪管它雪有多大，每个人都有睡袋，反正被装在睡袋

里缩成一团挤在一堆热烘就行。原本安排次日早饭后从

韭菜坡经周老汉岩窝到草坪走截径下山，可没有想到一

夜的大雪竟将上半山覆盖，无法开路，只好改道走火烧

坡经足庵到麻柳湾，虽路线长但比较安全，在下山的鸡

冠路和张飞岩这段路程因雪厚达

难，只有靠手拉手慢慢走，这哪里是一步一个脚印，而

是一步一条雪槽。谷县长为给同伴鼓劲，便一路歌声伴

着风趣声和欢笑声。到了足庵下段就没有雪了，但是有

部份人员已耗尽能量，特别是有几位斯文人步履危艰，

使出浑身解术，耐着性子，最终完成旅程。我们是早晨

点开始出发前进，我将余火用雪扑灭后，同陈华清副

县长于 分出发，并沿途拍照盘龙前山雪景，随后点

点到达麻柳，我们随后队跟上大队人马。前队于下午

于 点到达。麻柳村的干部群众早就在村小学大坝烧了

一大堆火，等待我们到来后以便烤鞋子和衣裤。当晚，

黑土坡电站董事长候谨谦和李明副县长赶到三江，在泉

月楼饭店给上山的所有人员接风。

四上盘龙。承蒙陈华清副县长邀约，于

月 日又再上盘龙山，同去的有董晓辉副县长和城建

委副主任司京陵（摄影师），三江乡政府安排乡干部杨

洪根负责后勤和安全工作。此次上山是按照阿坝州人民

政府安排，定点拍摄盘龙山的风光图片。在此之前，阿

坝州科委主任孙泽朗一行曾到盘龙山考察并拍摄和录制

了部分风景图片。我们这次上山是从麻柳出发，并在麻



湿透，我便冲

个民工，

柳村请了五个民工背行李和口粮（包括村主任），蓆草

个民工都是青一色的年轻人。这天一出村

门就遇天下小雨，下午 点左右雨下得更大，沿途的麦

秧子（冷箭竹）将全身打湿，陈副县长在前面开路更无

一点干处，杨洪根看见县长已湿透衣裤，便抢着走在前

头打露水。因我患病未愈也无力替代他们俩去打前战，

但也不忍心看见我们的县长在给我们打露水，自己一身

上去要替换他们，陈副县长劝我道：“刘

大哥，你身体不好，就在后面吧，我撑得住”。老天爷

不作美，越下越大，杨洪根已来不起了，上下牙巴在敲

梆梆，浑身也在打抖，确实没有一丝干处。于是我们只

好在火烧坡足下的林里搭棚过夜了。这一带是没有取水

之源，好在我们这次带的是塑料彩棚，冒雨将彩棚搭在

树林里，用锅接棚上的雨水，不多时就可接一大锅，哪

里用得完，太丰富了，一不去挑水，二不去找水，“天

花水”就在身边。晚饭和洗脸的水有了后，又接明早晨

要用的，万事俱备，衣服已烤干了。第二天上午是阴

天，我们又在寺庙前坪搭起棚子，午饭后天上又下着细

雨，傍晚时陈副县长和董县长、司主任都到观望台前守

候多时，找机会拍夜景，终因细雨濛濛作罢。第三天又

是全天阴雨，无法进行。第四天也是全天下雨，到野外

拍照的个个都淋湿衣裳而收效极差，傍晚大家回到棚

内，我便提出建议：“我们已出门四天了，每天有十一

个人消耗口粮，如果再继续下雨的话我们将不可能坚持

到天晴，这次上山的电话拨不通无法给山下取得联络，



日）早晨四点，陈华清、司京陵、董晓辉都起来

混元顶直至下午

明天如果没有转晴的可能现象，就裁减一半民工将部分

行，如果明日不见好转就安排几个下山。

行李运回，并向三江方面汇报情况”。大家听后觉得可

上山几天来由

于天天是雨，民工们除了冒雨砍点柴做饭，在棚子里怎

么能呆得住，好在这批年轻人中不知哪一个身上还带有

一副扑克，就靠扑克消磨时间，他们以纸烟为赌注，个

个都是烟囱，他们自己带的天下秀烟抽光了，县长又给

他们发红塔山烟，在棚子里坐久了就冒雨出动用手抠贝

点过才回棚吃午饭，这天下午

母。第五天上午雨渐小了，陈副县长、司京陵他们就上

点过

天渐由雨转晴，川西坝在云雾中渐渐露出，这云雾好像

一幅大幕布由东向西缓缓地拉开，而舞台后的画面也随

之展现在眼前。雨后的川西坝在盘龙山更显眼，当天夜

晚满天星斗，我们全部站在盘龙寺观望台前看平原夜

景，大家都不舍离去，也不在乎那高山的晚风吹得背心

凉，只在乎大家此时此刻心中都热烘烘的。第六天（

月

上守候日出去了，穿着稍厚的衣服即跑到盘龙寺后山岗

我是五点起来后也到他们那里去候日出。盛夏季节的盘

龙山，天未明之前还是那么冷，就地跳一下增加点热也

无济于事，司京陵说还有几个巧克力吃了要好些，我们

四人吃了又等候日出，巧克力吃下肚也没有功效，还是

冷得跳。将近六点，东方的霞光色彩变得很艳丽，殷红

的太阳露出一个头顶，这时我们都早已将安放好的相机

不停地拍，这一刻只听见四个相机的“喀嚓”声，热呼



了，带

声，根本忘却了冷。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口粮也快完

上山的药没有了，香烟早已抽完，决定早饭后撤

离，路线是从混元顶到韭菜坡，经周老汉岩窝到草坪，

那里还可沿途拍一些镜头。到周老汉岩窝的下段徒路，

因近几年草坪村的村民在旅游区打工，无人上山采药而

荒芜，这趟可把从未走过山路的董晓辉副县长（外省籍

人士）走苦了。在草坪村后山我们又把路分错了，就这

样艰辛地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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